沈其光得救見證
我自小在一個管教頗嚴的家庭中長大，以致我外表看起來還乖，但內心仍時有惡念，只因膽小才不敢去作，或偷偷一個人作。高中時藉著學物理、數學，開啟了追求真理的心，也相信宇宙萬物是被一位奇妙、智慧、威嚴、榮耀的造物主所創造。大學四年、研究所兩年，也念念不忘此一理想，想在物理、數學、音樂、心理學中追求真理，但也常在現實壓力和內心混亂中渡過。此種經驗也是使我十分傾向叔本華哲學。

到研究所畢業，我深覺真理之難求，自己之無力，加上許多比我優秀多倍的同學，當完兵之後也有很大的改變，不復當年的理想，使我更對前面的人生道路不在抱什麼希望，打算放縱肉體，以追求享樂作為人生的目標算了。正在此時，一位大學同班好友鄭彬彬的母親和我聯絡，託我勸彬彬不要信教信得太迷。

我既受長輩托付，頗感榮幸，便和他約時間見面。但當他講述在軍中，神怎樣幫助他的見證時，我感受到他的背後確有一個活的力量，而非自我安慰式的宗教。更重要的是，這力量充滿了威嚴，也充滿了愛。但當他問我是否願意像他一樣成為基督徒時，我仍猶豫不決，搪塞其詞。他並不勉強我接受，但要我說「願意」或「不願意」，不要說「回去再考慮看看」。

我雖無法馬上說「願意」，但如果說「不願意」也不是我真實的光景。最後我向神作一個禱告，說「神啊，如果你真是用聖經啟示你自己，我願意接受聖經中的每一句話，並按照聖經指示的方式來追求認識你。但若結果徒然，那錯就不在我了。」
當時雖有好友在旁，我卻覺得是單獨與神立約。禱告完後，頓時覺得心中的黑暗和混亂被光明、平安、喜樂取代。當晚走路回家，舉目望天，心中不禁向神說，「好像你還沒有丟棄我。」第二天，覺得全世界都變得十分可愛，也有衝動想向路人說，「上帝愛你」。

這時離入伍還有兩週，我便把新約速讀一遍，入伍之後有空就再讀舊約。過去想認識神不得其門，如果聖經真是神所說的話，自然要竭力去讀。在軍中，從基本訓、專長訓、到分發部隊，都因著禱告經歷許多恩典，足讓家人放心，同學羨慕，自己滿意，就是靠關係特意安排，也作不到這種地步。但我並沒有因此就篤信跟從，因為我知道那意味著交出我的主權，所以常常拖延。
入伍一年後，我面臨是否要出國的問題。過去，我自己、家人、同學都視此為當然，但現在我覺得一旦出國，繁重的課業勢必使我無法再這樣全心追求神，但想到過去六年的努力，面對同學、家人的壓力，我覺得我在面臨一個人生很嚴肅的抉擇，不只是出國與否，而是我這一生是否要凡事把神擺第一位。我發覺我沒有辦法，於是向神說：「神啊，我想向你請幾年假，等我念完了博士再來追求認識你。」

但當我此意一決，裡面的光明、平安就頓時離開，我又回到過去的黑暗、痛苦中，這樣過了約半年，其間被罪惡捆綁，比以前更甚（馬太福音十二43-45），作罪的奴僕，工價是死。其間雖也常想回到神面前，但是想到出國的事，只有嘆息，心裡對自己說：「沒辦法。」
等過了一年，申請出國的事也告一段落，當初那位同學邀我參加教會的冬令會。我厚著臉皮對神說：「你也知道不是我還好意思回來，實在是別人邀請，不便拒絕。」裡面一片黑暗，也不知道神有沒有聽到，心想也許只是參加一個禮拜的聚會而已，不見得會發生什麼事。如果神要憐憫我，就憐憫我吧。
聚會的第二天，聽到講台上說：
「如果神對我們有一個要求，我們覺得作不到，怎麼辦？」
這句話深深吸引我。過去我以為這樣就沒有辦法了，但現在好像還有辦法，我好像還有希望。講員舉癲癇孩子的父親求醫治（馬可福音九14-29）與少年官求永生（馬太福音十九16-26）的例子說：
「孩子的父親和少年官，耶穌對他們都有一個要求，是他們覺得作不到的。一個是要『信』，一個是要『變賣一切的，並跟從主。』

少年官不開口，憂憂愁愁地走了；孩子的父親雖然也覺得作不到，但仍喊著說『求主幫助』，就得到了。

因為有些事是『在人不能的』，但『在神卻凡事都能』。我們無法順服，但我們可以求神幫助我們順服，說信心的話：『主幫助我』，就夠了。」
『說信心的話，就夠了。』這句話深深打動我的心，覺得真是好消息。當時我馬上閉上眼睛，向神禱告：「主！求你幫助我！」。霎時我不再聽見聚會進行的內容，而在靈裡看見耶穌釘在十字架的畫面，也感受到我被他的血洗乾淨，從黑暗的力量中被買回來，自己沒有出力，而是被拉著離開黑暗，平安、 光明、喜樂，又一次充滿在我裡面。之後，我便受浸歸入主名下，開始全新的生活。
